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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萨拉·康格女士（Sarah Pike

Conger）跟随丈夫—美国驻华公使爱德

温·赫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

1843～1907）来到中国，在北京住了7年。

在华期间，她曾经多次觐见慈禧太后。萨

拉·康格在其《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

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沈春蕾等译，南京

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以女人特有

的细腻，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展

现了那拉氏的另一个侧面。 现依据该书，

参之以其他文献，对萨拉·康格与那拉氏

九次会见的经过做一介绍。

第一次:1898年 12月13日

萨拉·康格在给她妹妹的一封信中

说：“据说慈禧太后从未见过外国女人，也

没有外国女人见过她。外交使团的夫人们

想在慈禧太后64岁生日时向她表示祝贺，

于是有人想出一个主意，让太后召见我

们。”经人斡旋，这一要求终于得到批准。

美国、德国、荷兰、英国、日本、法国、俄

国等七国的驻华公使夫人，被允许进紫禁

城觐见皇帝和太后。

1898年12月13日，七位公使夫人到

英国公使馆集中—因为英国公使夫人窦

纳乐夫人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11点从使

馆出发，每位夫人乘坐一顶轿子，并配有

五名轿夫和两名马夫，“到达北海第一道

门时，我们必须把轿子、轿夫、马夫、随

从以及所有的东西留在门外，独自进门。

门内预备了七顶红色的宫廷专用轿子，每

顶配有六名太监、轿夫和许多随从。进入

第二道门时可以看见一节由法国赠送给中

国的小型火车车厢。我们坐上去，太监们

连推带拉地来到下一个地点，很多官员在

那里接待了我们，还备了茶。接着这条小

铁路穿过整洁但颇具皇家气派的皇城。稍

事休息后，我们由一些高级官员陪同来到

金銮殿。在门口，我们脱掉厚重的外衣，接

着被领到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面前。我们按

照等级（来北京时间的长短）列队站立，并

向他们鞠躬。我们的翻译将每位夫人介绍

给庆亲王，再由他将我们介绍给皇帝和太

后。然后，窦纳乐夫人代表女士们用英语

宣读了简短的致辞，慈禧太后通过庆亲王

致了答辞，我们也微微鞠了一躬。”“接着，

夫人们被带到了皇帝的御座前，向他行

礼，他把手伸给每位夫人还礼。然后我们

美国公使夫人眼中的那拉氏

—萨拉·康格九次觐见慈禧太后记

□郑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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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到太后面前向她鞠躬，她伸出双手，

我们也趋步向前。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太

后拉着我们每个人的手，给我们每人的手

指上戴上一枚镶有珍珠的镂金戒指。致谢

后，我们后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再次

鞠躬后，我们就退出了大殿。”

在宴会厅由庆亲王及其夫人和五位格

格陪同进午餐后，公使夫人们应邀到另一

间屋子用茶。等宴会厅的桌子收拾完毕，

公使夫人们再次来到宴会厅。“我们惊讶

的是慈禧太后已经端坐在黄色的宝座上

了，我们像先前一样聚集在她的身旁。此

刻，她很愉快，脸上容光焕发，充满善意，

看不出一丝残忍的痕迹。太后用简单的语

汇表示了对我们的欢迎，她行动自如，热

情洋溢。接着，她站起来向我们大家问好，

向每位夫人伸出双手，然后又指了指自

己，热情而又严肃地说道：‘一家人，我们

都是一家人。’”

接着，公使夫人们在宫廷戏院和慈禧

太后一起看戏。一个多小时后，公使夫人

们又一次获准在宴会厅觐见慈禧太后。慈

禧“坐在宝座上，非常和善。当有人奉茶

上来的时候，她走上前去，将每一杯茶都

端至自己的唇边，轻啜一口，接着将杯子

的另一边送到我们的唇边，又说了一遍：

‘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最后，她拿

出精美的礼物送给每位公使夫人”。

萨拉·康格写道：“令人愉快的一天就

这样过去了，这一天我们仿佛置身于梦幻

之中，回到家以后，仍然沉浸在新奇和美

妙的感觉之中。想想吧，中国闭关锁国几

个世纪，现在终于打开了大门。”（1899年

1月 8日，《致妹妹》，《北京信札》，下同)

第二次：1902年 2月1日

1902年元月初，因八国联军进军北京

而逃出的光绪皇帝与那拉氏回到北京。很

快，外国公使第一次从正门踏进紫禁城，

与光绪皇帝外交会晤，并受到慈禧太后的

接见。

2月1日，皇上和太后接见了外交使

团的女士及公使的夫人和孩子们。当日

晨，女士们到美国公使馆会合后前往皇

宫。萨拉·康格写道：“29 顶六人或八人

的绿色轿子、清政府派出的护卫队和公使

馆的警卫队，以及众多的马夫使得我们前

往紫禁城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我们沿着

高高的宫墙前进，进入并穿过皇城，继续

朝着紫禁城的第二道东门进发。在那儿，

我们下了轿子，换成由青衣太监抬着的红

色轿子，直到皇宫的门口。”在会客厅用茶

后，“王公大臣宣告觐见的时辰已到，并给

我们引路。外交使团团长和其他客人有秩

序地跟随着。当我们走出客厅时，宫女们

搀扶着我们的胳膊，陪我们一起来到朝会

大殿门口。经过各个庭院时，我们沿着大

理石台阶往上走，穿过气派的长廊⋯⋯”

“我们站在金銮殿门口停住了，站成

慈禧太后接见的外交公使团夫人们和四位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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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的序列，然后再走进去，在靠近太后

的御座时，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了三躬。她

坐在一张长桌的后面，桌上放着一根精美

的珊瑚权杖。我们走近时，她微笑着向我

示意认出了我，因为在这群女士中她先前

只见过我。作为外交使团的女士们的代

表，我向她致辞，美国的秘书威廉先生为

我的发言作了翻译。”致辞中说道：“尊敬

的陛下，外交使团的女士们非常荣幸能够

受到您的邀请，我们衷心地祝贺您和皇室

其他成员。不幸的局势曾使您抛弃美丽的

北京，但现在一切都已圆满解决。”

萨拉·康格致辞后，庆亲王走近御座，

跪在太后跟前，从她手里拿过回复。然后，

女士和孩子们按照等级依次觐见太后。

“觐见以后，我们被领到另一间大屋子里，

在那儿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招待会。太后

已经先到了，当我们进屋时，她喊道‘康

太太’—我的中文名字—我向她走去。

她双手握着我的手，百感交集。当她能够

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时，她说：‘我非常抱

歉，为发生了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感到痛

心。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大清国从今以

后会成为外国人的朋友。同样的事将来不

会再发生。大清国会保护外国人，我希望

将来我们能成为朋友的。’‘我们相信您是

真诚的’，我说，‘通过进一步的相互了解，

我们相信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那拉氏向康氏询问在座的女士哪几位

义和团时经历过被围困的境况（康格夫妇

曾被围困于使馆）。说了几句话后，那拉氏

“从手指上取下一只很重的、雕有花纹还

镶有珍珠的金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又

从她的手腕上取下了几只精美的手镯，戴

在我的手腕上。太后赠与每位女士一份贵

重的礼物，同时也没有忘了孩子们和翻译

人员”。

宴会上，那拉氏“把她的酒杯放在我

的手上，优雅地握着我的双手，这样酒杯

和酒杯就碰在了一起，她说‘联合’。接着，

她拿起我的酒杯，把她的给了我，又向众

人举酒杯，大家都纷纷响应。然后开始上

茶。太后双手端起一只茶杯，放在我的手

里，把它举到我的唇边。用完茶之后，我

们仍被邀请就座。太后拿起一块糕饼，

撕下一小块塞进我的嘴里。她对其他公使

夫人也同样表示了敬意，在同桌其他客人

的盘子里都放了一小块饼⋯⋯中国驻英公

使跪在那里当翻译。我们谈论了皇室的回

归、李鸿章总督的去世、我所参观过的中

国学校、与大臣们的会面、诏书以及相关

的事情。我们的交谈毫不矫揉造作”，“太

后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保证过去两年里发

生的那些事将不会再发生。她看起来体贴

而严肃，念念不忘客人们的安逸和愉快。

她的眼睛明亮、犀利，充满警惕，因此任

1901年2月6日

在美国公使馆

签署《议和大

纲》的外国公使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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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也逃不过她的观察。她的容貌看不出

残酷或严厉的痕迹；她的声音低沉、柔和，

充满磁性；她的触摸温柔而亲切”，“皇帝

有时会在宴会厅待着，或坐或站。他个头

较小，有着一张年青俊朗的面庞；他的眼

睛带着笑。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个虚弱

的人”。

“当我们从桌边站起来时，太后说：

‘我希望我们能经常见面，更加了解对方，

从而成为朋友。’她走向其他餐桌，与女士

们孩子们交谈，然后就离开了宴会厅。”康

氏回忆说，这次觐见之后，外交使团要求

大清皇室在将来的接见中不要再赠送礼物

了。她还说，“对于女士们接受皇家邀请的

事，有很多尖锐而刻薄的批判”（1902年

3月 14 日，《致我们的女儿》）。从上下文

来看，这里所说的批判，当指来自西方媒

体的评论。

第三次：1902年 2月27日

萨拉·康格在1902年 3月 16日发出

的《致女儿劳拉》的信中，对再次以公使

团第一夫人名义觐见那拉氏一事作了介

绍。她说，这次与前次差不多，“但气氛要

随意一些，让大家觉得很愉快，也感受到

了女性的特色”。

康氏在信中说：“公使们要求朝廷不

要送礼给女士们。太后在和我们吃了一顿

丰盛的佳肴之后带我们去了她的寝宫。她

看起来很高兴，让我们观赏她卧室里那装

饰华美的玉器和其他饰品，还有七个运转

着的小钟。炕的另一头立着另一个架子，

上面摆放着果盘。太后坐到炕上，然后示

意我们也坐下。她从架子上拿起一个男童

玉雕，塞进我手里，并暗示我不要作声。我

把这件珍贵的小礼物带回了家，珍藏起

来。这是别人的好意，我可不想辜负了它。

我们边喝茶边聊天。我还得告诉你，太后

正在学英语呢，等见面时我再详细告诉

你。去皇宫之前我就听说过此事，见面时

我一直在验证她努力的结果。觐见之后，

我们安静地回到舒适的家中。看到这位遭

世人谴责的妇人有如此好的精神状态，我

感到十分欣慰。”

信中说，“你爸爸和我谈到了目前的

形势，我说我应该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回请

太后及她的大臣们。我想请宫里的女眷们

吃午饭。你爸爸说这个想法不错”。应邀前

来的有“太后的养女，大公主，太后的侄

女（她是皇后的妹妹），庆亲王的两位夫人

和三个女儿，恭亲王的孙女，庆亲王的儿

媳（她曾奉命成婚，但现在是个寡妇）以

及一位中方译员”，“我们把太后送的御笔

字幅挂在墙上，还挂上了漂亮的中国刺

绣”。

双方各有11人到场。就座后，萨拉·

康格说：“让我们举杯，祝中国皇帝、太后、

皇后健康幸福，祝中国老百姓生活富足！

愿中美友谊长存！”话被翻译成中文后，

“大公主毫不迟疑地答道：‘我替太后向大

家问好，皇太后祝愿中美世代友好。’”

这封信中还说：“皇室宫眷平安回宫

之后，太后邀请我们进宫做客，我们接受

了邀请。”（1902年3月16日，《致女儿劳

拉》）康格夫人等11个美国人和日本大使

内田康哉的夫人应邀进宫参加了宫眷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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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宴会。太后赠送康氏和日本大使夫人

小狗各一只，赠送来宫者每人佳肴一份。

道别时，“每位中国女士都已学会‘Good-

Bye’”（1902年3月25日，《致女儿劳拉》）。

1902年5月9日，康格夫人的一个朋

友慕懋德来信，云：“某某夫人来信要求我

回答您对慈禧太后持怎样的态度的问题。”

慕氏信中附录了那位女士（据上下文推断

可能是个新闻记者）的六个问题，并说请

慕氏5月底前回信，寄至朝鲜汉城，可能

会在报纸上引用。问题如下：“康格夫人的

宴会：（1）是午餐宴会吗？（2）报上报道

说慈禧太后在康格夫人的肩部垂泣，根据

是什么？（3）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份当时康

格夫人发言的副本？（4）以及皇太后发言

的内容？（5）自从第三次宴请皇室女眷

后，她们之间还有没有社交往来？（6）她

的宴会是午餐会，还是接待会，还是其他

什么？”那位女士还说：“很抱歉，与在北

京时一样，我对此事还是不太清楚，所以

要发一篇短讯回国的话，我想最好能得到

令人满意的资料。尽管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时，我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但我还是不想

为康格夫人辩护。”

5月10日康格夫人给慕氏回信，开头

便说：“作为对您9号来信的答复，我想说，

由于已经过去的事情与这件事的起因之间

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只对其中一些

事实做出声明没有太大的意义。从读者大

众的立场来看，我常常对新闻界的评论感

到遗憾，因为它们经常误导他人。如果给

我个机会，我会很乐意和您的朋友谈谈我

所接触过的中国人性格中的不同侧面。”

接着说：“我愿意回答您朋友的问题，因为

我没发现这有什么害处。但从另一方面来

看，这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些问题的

意义太微不足道。”康格夫人对六个问题

的回答约略如下：（1）我提供的是“午餐”

（中午饭）。（2）太后没有在我肩头哭泣。她

声称从此以后外国人在北京会得到保护。

我们双方谁也没有提到原谅和遗忘。“在

宴会厅里，太后陛下举止端庄，态度诚恳。

我们的谈话充满乐趣，也给我很多启示。

我和太后陛下一起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对

她各种各样的话题和礼节感到震惊，同时

也感到高兴。”（3）附上我的发言稿，（4）

以及太后陛下的回答。（5）自招待大公主

后，我们之间仍有社交往来。（6）那是一

个精心设计的午餐会。（1902年5月10日，

《致慕懋德教士》）

第四次：大概在1902年 9月

此次萨拉·康格见那拉氏具体日期不

详。1902年10月3日康格夫人给女儿的信

中说：“我们最近一次受到接见是在颐和

园。”据此估计，这次接见可能在9月。当

天早晨，康格夫人一行从市内乘轿出发，

两个小时后抵达颐和园。她们到慈禧的寝

宫喝茶，吃点心。20分钟后来到运河边，

那里停着一艘汽船和七艘皇家画舫。船上

的桌上摆满了各种中式食品、水果、酒与

糖果，还有茶和点心。外交使团团长和其

他的先生们被中国官员领上了另一艘船，

公使夫人们和其他的女士则应邀上了太后

的私人画舫。这艘船行进在前面。穿过拱

桥水门，便驶入昆明湖。穿过十七孔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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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湖东岸。宴会后，太后、皇上、皇后、嫔

妃和格格们以及各国的公使夫人们又上了

船，向湖中小岛驶去。“太后陛下及其他所

有人都对我们十分友好。上岸之后，我们

沿着高高的台阶走上去，来到一处开阔的

游廊中。太后走到大理石栏杆旁，望着眼

前一览无余的美景，呼唤我过去。我走到

她身旁，她拉着我的双手，望着我们置身

其中的景色，温柔而体贴地问道：‘美极

了，不是吗？’我从未见过如此美的景致，

太美了。”

“品尝了茶点后，我们就起身道别了。

太后、皇上、皇后、嫔妃和格格们及随从

登上高高的平台，目送我们离去。”（1902

年 10 月 3日，《致我们的女儿劳拉》）

第五次：可能在1902年 12月28日

此次入宫觐见的月份书中不明，据康

氏写信时间推断可能是1902年的12月。康

格公使为美国迈尔斯将军夫妇一行9人来

华求得了两次私人入宫的机会，一次是召

见迈尔斯等，时间是27日，另一次是召见

夫人们，时间是28日。这次萨拉·康格一

行共10人，其中包括她的私人翻译。“骑

马的中国官员奉命为我们护行。10 点半

时，他们在前面开路，在我们骑马的侍卫

的陪伴下，十顶轿子从公使馆出发了。虽

说是私人觐见，但我们却受到了像公开召

见一样的礼遇。”康格公使“将众人介绍给

皇室成员之后，我们跟着他们走进一间会

客厅，在那儿喝了茶，然后不拘礼节地见

了太后、皇后和嫔妃们。太后和我们自由

地进行交谈，皇上并未说话”。后来到了宴

会厅，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交谈。太后对

康格公使、美国政府、查飞将军及美国士

兵高度评价。“她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

情的了解让我吃惊。她对大太监耳语几句

之后，说道：‘我给今天在场的每位女士准

备了一幅字画，我要在上面写上寿和福的

字样。’于是我们又回到她的私人会客厅，

她站在桌旁，挥笔题字，共写了18 幅。”

(1903 年 1月 9日，《致我们的女儿》)

第六次：1903年 6月15日

美国海军军官伊文斯一行来到北京，

康格公使也为他们争取到两次进宫觐见的

机会，一次为所有男士，一次为所有女士，

前者在6月14 日，后者在6月15 日。萨

拉·康格说：“除了王室的优雅气度外，太

后女性的温柔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太后在

召见过程中还热忱地祝贺我喜添外孙女。

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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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一定是通过裕太太（指德龄郡主的

母亲）之口，慈禧太后才听说了我们家的

大喜事。”

康氏信中说：“数月来，我一直对各类

报刊对太后恐怖地、不公正地丑化愤慨不

已，并且越来越强烈地希望世人能多了解

真实面貌。”为此，康氏与美国画家卡尔联

系，征得了她的同意。这次觐见中，康氏

乘机将想法告诉了慈禧太后。“这次谈话

之后，太后同意让一名女画家给她画一幅

肖像，并拿到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展出。”

在1903年 6月 20日致爱女劳拉的信

中，康氏还回顾在一次觐见中，她与那拉

氏谈到应该将中国一些有才华的少年送到

国外留学，使他们理解接受新的思想观

念，那拉氏赞同道：“是应该送他们到国外

去。”还有一次，康氏和太后谈起她禁缠足

的懿旨，问她这是否会对其子民产生影

响。“太后回答道：‘没什么影响。中国人

一向保守固执，我们的传统根深蒂固，想

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这封信中，康氏还写道：“在一次单独

召见中，太后问我：‘你愿意听我说说八国

联军攻入北京时我们逃离京城的事吗？’

我告诉她我很乐意，并补充说我其实一直

很小心地回避这个话题，以免触到她的伤

心之处。她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她和整个

朝廷如何离京出逃，讲起了他们所遭受的

磨难和困苦，以及马车上漫长的颠沛流离

的逃亡之旅。这个非同寻常的统治者知

道，而且也记得已发生的每一件事。太后

提及了许多我以为她不会知道的事情。”

（1903年 6月 20日，《致爱女劳拉》）

这次会见后，康氏收到了太后赏赐的

“一个黄色锦缎盒子，内装两块黄色玉佩，

这是送给我们小外孙女的礼物”（1903年

6月 21日，《致爱女》）。1903 年 7月康氏

60岁生日时，收到了慈禧的贺礼：两个黄

色的大食盒，内装鲜花和蜜桃。（1903年

7月 25日，《致爱女》）

第七次：1903年 8月初

1903年7月5日，康格公使接庆亲王

函，称：“奉皇太后懿旨 , 定于六月十五

日令康夫人带领所言画像人赴颐和园觐

见。”画像人系美国年轻画家凯瑟琳·卡

尔(Miss Katherine A. Carl，1858 —

1938，时译柯尔乐，所以又称柯姑娘)。该

女系江海关（原任东海关）税务司柯尔之

妹 , 时随其兄居住上海（王玲：《光绪年

间美国女画家卡尔为慈禧画像史料》，《历

史档案》2003 年第 3 期，下称《档案史

料》）。康格夫人即写信给柯尔小姐，让她

8月1日左右到京，以随时听候太后召见，

进宫画像。

1903年8月初，太后召康氏与卡尔小

姐进宫。此次进宫时间，前面说定于六月

十五，公历系8月7日，康氏信中只说8月

初的一个吉日，凯瑟琳·卡尔著《一个美

国女画师眼中的慈禧》（晏方译，中国工人

出版社，2008年版，下称《凯著》）一书

中记载为8月5日。何者为是，待考。卡

尔书中说，“8月5日，我首次到中国宫廷

觐见那天，我们在美国公使馆准时起床”，

早晨7点，卡尔和康格夫人及她的翻译一

行乘着卫队的两轮轻便马车离开美国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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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前往颐和园。

康氏在一封信中写道：“那天天气晴

朗，太后似乎兴致很好，随和而又热情地

接见了我们。”德龄姐妹做翻译。“太后坐

下来画像时，两个太监上前跪着呈报公

文。太后接过一份仔细阅读起来，一份接

一份地看着。周围寂静无声。阅读时，她

脸上的表情相当凝重。我非常高兴能有这

么个机会看到这个心思缜密、洞察力敏锐

的中国皇太后严肃的一面。太后的皇袍及

皇袍上的装饰远胜于之前接见外国使节时

穿着的衣服。素描完成后，它的神似让在

场的人都惊叹不已。”接着，太后邀请康氏

等一起看戏。（1903年8月24日，《致爱女》）

谈到这次觐见，卡尔在她的书中有

如下的记述。会见开始，太后“十分友好

地招呼康格夫人”。午时，由大公主等安

排康氏等进餐。午餐后，慈禧来到餐厅，

招呼康格夫人等去看戏。卡尔写道：“我

刚到宫里那天没有邀请别的客人，演员是

专为我们召来的。太后坐在御包厢的红柱

廊子上一把蒙着黄缎子的椅子里。皇上坐

在她左边一张黄凳子上，这在中国是尊

位。康格夫人和我在太后的右边，皇后、

众公主和女官们都站在周围。这戏我们一

点都听不懂，只能看看动作，不过因为新

奇，也就觉得有趣。两三幕之后，康格夫

人站起来向皇上、太后和公主们道别。这

之后我陪着她（指康格夫人）走到外面的

一个院落，同她分了手。”卡尔留在宫中

继续画像。

事后，康格公使8月22日致函内务府，

说明康格夫人收到由内府送来的皇太后赏

赐的兰花四盆, 卡尔收到太后赏赐的苹果

四盒、菜二盒，转达二人的谢意。（《档案

史料》）

第八次：1904年 4月

此次进宫是哪一天，有两种说法。一

说是4月9日，一说是4月19日。

康氏说，卡尔画像完成后，1904年4

月 9日，慈禧邀请外国公使团的公使夫人

和参赞夫人一起前往观看。“太后相当随

意地接待了女士们。她端坐在接待室的宝

座上，跟大家打过招呼、客套一番后，太

后请我们去看画像。离开接待室前，太后

回头对我说，我这段时间对她这幅肖像一

直很有兴趣，希望我会感到满意。太后甚

至说，她打算把这幅肖像送到美国圣路易

斯博览会，然后把她转赠给美利坚合众国

政府。”（1904年 4月 9日，《致妹妹》）

卡尔在其书中说：“离4月19日还剩

几天的时候，我请求太后允许康格夫人届

时前来看画。她立即同意了。请柬通过外

务部发出去，不仅发给了康格夫人，还发

给了各国公使馆的公使夫人和一等秘书夫

人，请她们4月19日前来宫里。”据卡尔

记述，这幅画像于1904年 6月 15日在圣

路易斯博览会美术馆开箱并举行“揭幕

礼”。博览会结束后，运往华盛顿，“中国

公使梁诚阁下在他秘书陪同下将它正式赠

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代表美国政府

接受了下来”。

康氏因推荐卡尔有功，获得奖赏。据

《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为谢夫人因引荐卡尔

受赏事致庆亲王奕 函》中云：“本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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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引者注）初十日有贵部中大臣来

馆向敝内眷云: 前荐往大内之丹青柯女史

所绘之件已告竣。其所绘就者均称圣意 ,

故蒙皇太后特赏宝星一座, 并迭赏银两及

贵重品物。等语。敝内眷敬悉。皇太后素

擅丹青 , 既经于所荐之女友 , 谓其颇有

才能 , 善于绘事 , 自非虚誉。并于内廷

留宿之日, 款待格外从优。是以请本大臣

转请贵亲王 , 将此感激之忱代为奏谢是

荷。”（《档案史料》）

第九次：1905年 4月1日

1905年4月1日，美国驻华公使康格

离任回国前，带四名使馆工作人员觐见了

光绪皇帝。康格夫人随后带着坎贝尔小姐

和私人翻译觐见太后。正式行过皇家礼仪

后，康氏和太后以两个普通女人身份谈

心。太后授予康格夫人“女官”名号。

“我与太后道别，正要告退时，她又把

我叫回去。太后的翻译把一块用鸡血石制

成的护身玉佩放在我手中，说道：‘这是太

后随身佩戴的，现在太后想送给你，希望

你能一直戴着它渡过重洋，它会保佑你平

安到达祖国的。’”（1905年4月17日，《致

爱女》）

这是康格夫人第九次觐见那拉氏，也

是最后一次。以后的日子里，她常回味这

些难忘的会见。她的遗憾是：“繁文缛节使

一个女人无法对另一个女人吐露心声。”

（1906年3月20日，《致顺王福晋》）她认

为，“太后陛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

性格鲜明的女性之一”（1906年11月4日，

《致姨母》）。

萨拉·康格《北京信札》一书的结语，

写于1908年11月16日，题为《国丧》。其

中写道：“今天，全世界都在为中国默哀。

官方公文正式宣布大清国光绪皇帝驾崩，

西太后慈禧薨逝。每个国家都笼罩在伤感

之中，带着同情，请中国节哀顺便。我更

是深感哀伤。我曾多次在正式场合拜见过

中国皇帝，太后也在各种场合接见过我，

既有官方的，也有私下的接见，我们之间

培养了一段深厚的友谊。”

“太后对她的国家的认识深刻，她时

常给我谈起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并对此十

分感激。尽管经过各种激进的主张，面临

过各种危波激流，她仍岿然不动。历史会

记录下这一切，这也会得到全世界的公

认。在我与这个不平凡的女性的谈话中，

我注意到她热爱她的国家、她的子民，她

想要提高民众的意识，提升妇女地位。”

“47 年来，这个精明强干的女人一直位于

大清帝国权力的顶端，受到众多男性强有

力的支持。在这块女性没有多少社会地位

的土地上，她的成就让她的能力和才干更

加耀眼。”“她的一生记载了一个女强人一

步一步攀上权力巅峰的过程。”（《结语·国

丧》）

作为一位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萨

拉·康格对慈禧太后的总体评价与当时中

外人士颇不同，也与今天研究者及一般民

众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她在《北京信札》中

透露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全面了解那拉

氏，不无参考价值。

———————————————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